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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越剧人生
王文娟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 ! ! ! ! ! ! ! ! !"这是我第一次演上主角

!"#"年 $月 %日，全团在春节前演出封
箱戏，我以“小小素娥”的艺名和师姐筱素娥
演出了这折“投军别窑”。这也是我学习旦角
后，第一次正式登台演出。虽然已经排练得很
熟，我到了台上还是紧张得发抖，只觉得嘴皮
子发硬，声音出来是打着颤的。当演到薛平贵
说自己已被任命为马前先锋，即日便要启程
攻打西凉时，王宝钏叫了一声“哎呀”，然后做
一个“气椅”（注：气椅是戏曲表演程式动作!

剧中角色因气愤过度或遭遇突变而致昏厥!

及因病死亡时用之! 动作为演员面向观众站

立!向后仰倒于椅上）的身段，我坐下后才发
现位置偏了，赶紧又往椅子中间挪了挪……
戏总算是顺利地演完了。当时正是寒冬季节，
但一场戏下来，我发现身上的戏服都被汗水
浸透了。
我和师姐在台上表演时，老师一直在台

边仔细观看。演完后，她先是鼓励了我们几
句：“演得还不错，就是太紧张了。”然后指出
不足。她对我说：“当你发现椅子的位置坐偏
了就去补救，反应是快的，但是这样一来，人
物就显得假了，因为昏厥的人是不会挪动身
体的。在台上演戏，一定要做到假戏真做。”她
又说：“两人分别时的戏，你们的神情还不够
悲伤，没有演出生离死别的感情。”说着就给
我们示范起来。以我们当时的年纪，对于新婚
夫妻间生死离别的感情是无法体会的，对老
师的人物分析也不能完全领悟，只是“依样画
葫芦”般模仿下来，但老师那句“假戏真做”却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后来的演出实践
中，我越来越体会到这句话的重要性，这也就
是我们经常说的，演戏必须要全心投入，以情
动人，有感情的人物才是有灵魂的。
演出后不久，老师果真做了一件帔送给

我。这是我第一次演上主角，而老师作为奖励
送给我的这件黑色缎子帔，也是我第一件自
己拥有的戏服。那一刻，我的兴奋和激动之情
难以言表。

那时越剧唱的大多是“路
头戏”，又称“幕表戏”。“路头
戏”就是在剧本和表演上没有
准台词、准地位、准动作，仅有
一个基本的框架，包括大致的
剧情介绍和人物的基本关系，
开始大都是老艺人们所谓“空

口话话”讲出来的。比如你投宿在一个客店
里，碰到些什么人，讲些什么话，那人要行刺
你，你如何逃出去等等。到正式演出时，全靠
演员即兴发挥，自编自演。最多有个单脚本，
主要角色每人有几句固定唱词，加上师傅平
日所教的一整套程式化的唱段（“赋子”），演
员自己上台时恰当运用和自由发挥。
比如老戏师傅告诉你：你今天要去赵家

投亲，到了赵家门前，看见有两个人站着，你
要上前去问讯。演员这时就要自己编成唱词：
“走呀！一路走来一路行，莫非前面是赵家门？
前面站立两个人，待我上前去问一问。”编的
词必须是押韵的，越剧的音韵有阳长韵、铜钟
韵、番兰韵、腰晓韵、临青韵、来采韵等等。双
方对戏互相“掼路头”时，对方什么韵丢过来，
你马上就得什么韵回过去，错了韵就说明演
员没有本事，舞台上的调度也要演员自己完
成。可以这么说，那时的演员相当于半个导演
和编剧，是很考验功力的。
主要演员必须掌握常演剧目的片段唱词

和各种“赋子”。“赋子”是几套固定的唱词，用
于描述某一特定场景，稍加改动便可运用于
各种剧目，有花园赋子、街坊赋子、夜景赋子、
寿堂赋子等，春夏秋冬、四时八节、内庭外院、
花前月下都有程式化的唱段。

当时每场戏基本都要演三个小时以上，
对演员的临场发挥和应变能力是很大的挑
战。当然这样的演出，质量参差不齐，成功和
失败的例子都有不少。成功的例子，比如姚水
娟老师在《泪洒相思地》中的经典唱段十八个
“我为他”，就是她感情所至的即兴发挥。但是
“路头戏”也有唱得不顺的时候，比如演员忘
词。有一位花旦演员，新到一个剧团演戏，当
演到小姐和书生相遇，书生问小姐：“请问小
姐尊姓大名？”小姐本应接唱：“奴家名叫
……”可是那位花旦忘词了，怎么也想不起来
小姐的名字。这也难怪，当时每天要演日夜两
场，间隔时间短，戏又多，剧情也雷同，很容易
搞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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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四周的动静

我徘徊在山坡上。森林中静静地延伸着一
条曲曲弯弯的小路，山这头是中国，山那头连
着臭名昭著的毒品发源地金三角。夜，静得能
听得到心脏的跳动。我和刘声涛爬上大青树，
匍匐在一棵横伸向外粗壮的树杆上，悄悄地等
待着毒贩的来临，静静地做着战前准备……

一只黑蜘蛛在我眼前的榕树中
缓缓地爬行着，慢条斯理一圈、一圈辛
勤地编织着那张渐渐变大的网……

我和刘声涛屏气敛息蜷伏着，
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四周的动静。远
处的峡谷和近处的森林寂静无声，
暗灰色的悬崖高高地裸露着身躯，
一道奔腾而下的瀑布垂挂在山崖
上，湍急的水流拍打着岩石、森林一
路倾斜而下，浪花喷溅，雾气腾腾。

那只黑色的蜘蛛似乎无视我们
的存在，继续向我和刘声涛爬来，开
始在我俩身体的周围盘旋，一圈一
圈将我们网在其中。我动了动身体，
想吓唬一下它，但绝不忍心伤害它，
对我的动作，它视而不见，继续绕着
它的圈。

阴冷的树林里，多年沉积的树
叶散发出的霉味不时地侵袭着我，
令我感到一阵阵恶心，甚至想吐。因为是在执
行特殊任务，我强行克制着自己，不敢发出任
何响动。一片带着露珠的树叶从头顶上掉下
来，落在了我的脸上，冰凉冰凉的。透过浓密
的树叶向天空眺望，几颗残星隐隐退去了。

起风了，一阵旋转着的风，汇集成一个螺
旋状锥体，肆无忌惮地咆哮着横扫过来，紧接
着疯狂地向空中张开了它那越吹越大的嘴
……只听“嘎吱”一声，一根被风吹断了的树枝
从天而降，从我身体的上方坠落下来，我睁大
了惊恐的眼睛，痛苦地等待着不幸的降临……

紧急关头，只见刘声涛飞身跃起，悬在了
半空中，两手向斜上方伸去紧抓住一棵树干，双
腿向即将砸落在我身上的树枝猛然蹬去……

那根被风吹断的树枝，在“嘁嘁喳喳”的
吼叫中重重地摔进了深邃的峡谷。
好险呀，我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感激地

看着夜色中的刘声涛。
这时，一片墨黑色的乌云铺天盖地滚滚

而来，将夜空染得更加的漆黑。一阵电闪雷鸣

之后，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滚落下来。瓢泼
的大雨毫不留情地将我和刘声涛从头到脚洗
涤了一遍。接着一阵刺骨寒风迎面刮来，将我
的长发吹散飘荡在空中。我那湿透了的衣服
紧紧地粘贴在皮肤上，寒冷使得我直打哆嗦。
雨终于停了。风也不再刮起。气温开始回

升。我将外衣脱下来，拧干了水，再套上，舒服
多了。
寂静的夜又一次归于宁静。
一阵困倦袭来，我感觉眼皮变得

很沉，沉得几乎睁不开眼睛。看一眼
匍匐在我斜上方树干上的刘声涛，见
他闭着眼睛斜靠在树干上，想必和我
一样已经十分疲惫。
或许因为在树上待久了，并且长

时间保持一个姿势，我的脚开始有些
麻木、浑身像散了架似的酸疼起来。
我想活动一下身体，却又怕发出响
声。无奈的我只能闭上眼睛咬着牙坚
持着，想就此养养神。
我刚闭上眼睛不到两分钟，耳边

便传来从远而近沉闷的“嗡嗡”声。紧
接着我听到刘声涛发出了“哎哟”的
叫声，我转过头看见刘声涛挥起手一
巴掌打在自己的额头上。我看见他的
额头向外凸起的青筋还有那渐渐肿

胀起来的脸。“小心，马峰！”他的提醒让我想
起一个养蜂人曾对我说过，如果大批马蜂出
动，不及时采取措施，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正想着，大群马蜂的“嗡嗡”声萦绕在我耳边，
坏了，莫非我们捅了马蜂窝？紧接着，我的头
上、脸上、身上多处同时被袭，针扎般的疼痛
令匍匐在树上的我抱住了头滚动着，要不是
刘声涛及时伸手抓住我，险些摔到树下。
谢天谢地，幸亏毒贩没有在这时出现，否

则的话，早就暴露目标了。情急之中，我想起那
个养蜂人还教过我一招，要想得救，最好将卤
猪蹄扔在周边地上，这样会将马蜂吸引过去。
我突然想起，来时我还真带了一袋真空

包装的卤猪肉，一直没舍得拿出来吃，打算留
着夜里加餐。想到此，我立马把卤猪肉从包里
拿出来，将真空袋撕碎开，取出卤肉，用手将
肉撕成碎片后向地上抛去……
这招儿还真灵，刚才那群一直袭击我和

刘声涛的马蜂闻到香喷喷的卤肉后，一股脑
儿全飞走了，蜂拥而上去抢地上那些卤猪肉。


